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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前曾和我会面，约定应昆明西南联大与清华 

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室创办人汤佩松先生的号召， 

绕道越南，奔赴抗战大后方昆明一起工作。他先 

我一年到达。等我回到昆明时，研究室已在西南 

联大生物系院内建设就绪，开展工作。可惜办公 

与住宿的房舍翌年就被 日本飞机炸毁，全体人员 

与家属随即迁移到西郊大普集果园内初步建立的 

清华研究所暂住 ，接着搬人重新建造的生理实验 

室。图书、会计室，试验、加工的房屋 ，家属、员工 

的宿舍，成排地安置在一个大院的周围。所有人 

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都安排在大院内。随着抗战 

的延长，生活愈益艰苦，但胜利在望，心情愉快， 

工作积极。当时工作、生活异常热闹的情景时常为 

后来在京沪聚会的“大普集人”争说乐道。 

殷宏章为人胸襟开朗、谦虚谨慎、知识广博 、多 

才多艺。他长于审时度势，独出心裁。善于和人交 

往，助人为乐。艰苦抗战时期，农业研究所的研究 

项目，特别是有关植物生理技术，无从在贫困农村 

施展。生理室的研究对象制定在探明我国传统的 

特点和其对现代农业的差距，借以培育专业青年， 

发展与开拓一些生理学中急需探讨与弥补的项 目， 

为将来复兴作准备。(解放后果然经实践证明获 

纪念殷宏章先生 

吴征镒(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650204) 

殷宏章先生长我 8岁，今年 l0月该跨 95了， 

但他只活了84岁，“梁木其坏，哲人其萎”，至今还 

是植物生理学界的莫大损失。我 自1938年(他刚 

由美国 Cahec回国)由李继侗老师介绍，在昆明讲 

武堂后面的一条小巷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全家，到现 

在却也已 64年 了。前期 他实在是我的老师辈。 

1948年他当选为国民党时代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 

士时，才40岁，是其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蓝是西 

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同时聘请的教授。后期即解放 

后。我们在印度新德里重行相聚之后 ，逐渐又成为 

相知恨晚、无话不谈的情分在师友之间的挚友了。 

得成效。)殷宏章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现特长 每逢 

室内青年工作上遇到困难，多由他化解或指点出 

路。他曾利用当地土产虫胶制成塑料产品，殷宏章 

家中虽然儿女多，房屋设备简陋，由于主人一家的 

热诚招待，研究所中不少背乡离家的工作青年 ，不 

时造访 ，一起畅叙 、述怀 ! 

解放初期 ，本着献身精神，殷宏章毅然响直 

号召，承担微生物学的新兴技术，协助沈善炯教 

授等完成抗生菌的培养与抗生素的生理与生产工 

作。他长期主持 的光合作用研究小组，特意鼓励 

青年助手，发挥所长：从细胞 内的分子机理、叶片 

功能，扩展至群体的田间生产。我长期研究植物 

对环境变化的感应性，早期受到冷遇，乏人过问， 

他却非常关注，在不同场合下，给我建议与鼓励 

近年来许多生理试验揭示：植物遗传属性的表达 

需要适当环境条件的诱导。而且植物自身的对顺 

境的利用与逆境的抵抗 ，也因生产(排除化学药物 

污染、卫生保健)安全绿色食品的要求，需要发掘 

植物自身的免疫性。这两方面都使得植物的感应 

性重新受到重视。他在图书馆阅读时，不时将有 

关文献作出摘要卡片交给我。他去世前不久，我 

还接到他寄来这样的卡片 l0余张之多! 

所以我在他逝世后的一本很简陋的纪念文集上提 

了一首七律(原诗附后——编者)，劈头就写 了一 

句 “平生交谊师兼友”。他和我在大学时代虽不 

在一时一校，然而我们有福有缘，恰 同是一位诲人 

不倦、精心培养学生的老师，就是中国植物生理学 

三位创始人之一的李继侗先生(另二位是罗宗洛 

和汤佩松)，李老师同时是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老师又是第一位中国人在国内外发表第一篇 

生理学和生态学论文的钱崇澍太老师。饮水思源， 

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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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宏章先生亲 自写 的《李继侗先生小传 

(1897～1961)》(大百科全书 ·生物学卷二 853 

页)中写到：李先生 1925年从耶鲁大学获硕士、博 

士回国后返母校金陵大学一年，就转到天津南开大 

学创办该校的生物系(1926～1929)，在系中几乎 

什么都教。因陋就简，创造性地以科研带动教学， 

仅仅四年就培养了许多专 门人才。其中矫矫不群 

的就是后来都先后成为院士的两位植物生理学家， 

即殷先生和娄成后先生。1929以后李老师才转到 

清华与吴韫珍老师共 建清华生物系，而我则是 

1933～1937年间李、吴二位老师 的学生，我的生 

理 、生态、植物地理等课都是李老师亲授的。殷先 

生 1934在清华当研究生，1935回南开，我蓝未接 

触到他。娄则在清华生物系二级毕业，先我 7年 ， 

更不相识。因此我和殷、娄二位是不同地 、不同时 

的师兄弟，但我一向尊称殷老夫妇为先生、师母。 

但娄夫人祝宗岭却又是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的，在 

清华生物系低我一级，时我已是吴老师的助教，所 

以没有称呼她为师母 ，而一直称呼娄为先生而对她 

则直呼其名。 

殷家本贵阳人，大概清末游宦到天津，师母也 

是天津人，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娄家则是天津世家 

严、黄二家的至亲。我虽很少到过天津，但祖父清 

末曾在天津任知府、永定河道许多年，天津的卞家 

(白眉、燕侯 )、周家(叔瞍)也都是老亲，而后来知 

道段金玉(我的爱人 ，李老师的最后学生和助手) 

也是天津长大的。以此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抗日战争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了。1938～1948 

约与抗日8年相当，我们同是 “大普吉人”，尤其在 

1942～1946，是大普吉清华研究所鼎盛时期，当时 

清华农学院生理研究组的小院里，殷家住在东面最 

北，家门向西，门旁向北开小门通清华图书馆、无线 

电研究所(任之恭)、金属研究所(余瑞璜)的院落 ， 

其南郯则是汤佩松先生家。正南一排平房由东向 

西为沈淑敏(汤的助教)、娄家和王伏雄夫妇。这 

一 院落前，在俞大绂家的更南面则是戴芳澜老师领 

导的清华真菌和病理研究组的院落。我和王伏雄 

在日寇第一次大轰炸昆明后 ，由西南联大生物系流 

散到戴先生处。由于戴先生夫妇无子女，每於星期 

六就置滴菜一桌邀请殷、娄二家以及我等单身孤客 

到戴家度假，就这样我才和他们二家更加熟悉起 

来。当时我知殷先生酒量 ，他也知我一杯黄酒就脸 

红。殷先生蓝常常设计和领导每周-一次的学术报 

告会，内容丰富，自由思考，发问发言极其踊跃．这 

使大普吉的学术活动开展得很好，几乎成为大后方 

所仅有的局面。李约瑟在重庆英国使馆任文化参 

赞时，到大普吉参观访问后赏誉备至，这大概也是 

殷先生携全家赴剑桥(1944～1945)作客座教授的 

契机。 

1950年陈焕镛、侯学煜和我被成立不久的中 

国科学院派赴新德里参加印度尼赫鲁政府举办的 

国际“栽培作物起源”学术讨论会，殷先生和徐仁 

作为在印度就地参加的成员一同出席了会议，但会 

后三月在印度的参观访问，他因都去过而未参加， 

徐仁也只参加了北印度 Dehra Dun森林研究所的 

访问。但我们回新德里后我经常到殷先生家，由他 

的三个女儿(时 “老美”大约才十五岁左右)陪我 

和侯学煜去参观访问新德里附近的古迹 ，如红堡 

等，还看了 “印度梅兰芳”的音乐舞蹈专场。我们 

畅叙了 1946年别后情况 ，他也无需我们说服动员， 

从他和当时印度大使馆以及袁大使的关系．可知国 

内在解放初期的情况。当时他家还接待了两位从 

国内来的出席世界青年大会的女代表，其中一位姓 

王的正是北医的党总支书记，他还组织她们和我及 

侯学煜同游印度古都阿格拉，参观月下如珍珠的泰 

姬陵。那时他很喜欢收集喜马拉雅各次探险的画 

册，对世界前几名高辜崇高伟大的形象非常欣赏： 

他很快於 1952年就举家回~mJJL京，不久就到 

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而在植物生理研究所成立以后，就一直在该所承担 

极其繁重的领导和研究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以他为榜样，徐仁在稍后也辞去继承老师古植物学 

家 Sahni事业的所长职务，回到北京植物所。当年 

高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 

尽致。然而到 1958年我举家到昆明以后，和他们 

的聚会就越来越少了。 

殷先生大概一开始就被安置在科学院岳阳路 

的宿舍，罗老、沈善炯、罗土韦等都住在那里。每逢 

我出差到上海或在北京开院部学部的会议，大都还 

能短期会面。在那些会议中，我们共同讨论过十年 

科学发展纲要，策划在植物生理所建立大型人工气 

侯室，特别是讨论过建立西南基地后各所的研究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520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38卷 第 5期 ，2002年 10月 

向，虽然此事终成泡影 ，但殷先生提出开展膜化学、 

生物大分子的研究等等、对在云南初步展开的热带 

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研究定位站的工作，以及后来的 

人工群落的建立等他都很关切，监建议采用他的小 

女婿王天铎教授在森林中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光合 

作用的观察方法。但他终因工作很忙没能来该站 

参加五年初步工作的总结工作。“大跃进”以后他 

的工作虽转向群体生理和生态，但只能以水稻为对 

象，而我本人的工作也从生态学、地植物学转向植 

物资源和其基础的植物分类学和地理学，因而和植 

物生理学愈来愈远，以致有了 “风马牛不相及”的 

慨叹。但我们每次在上海他家相聚，总有时因深谈 

叙旧而留宿他家的客厅中。特别在我们都从第一 

线退居二线之后，当植物生理研究所人工气候室正 

式启用时，他还特邀我们夫妇去上海参观访问，那 

次我们两家和罗士韦一家相聚甚欢，殷先生夫妇蓝 

亲自带我夫妇逛老上海城隍庙、小刀会旧址和品尝 

上海小吃，到龙华参观上海植物园的盆景，还到周 

茬得 “莼鲈风味”，到朱家角的阳澄湖边游上海的 

“大观园”，却不知那次相聚竟是我们三家相聚的 

最后一次。 

以后我们相聚机会越来越少，但我还记得一次 

学部委员大会中他曾和我商量台湾“中央研究院” 

院长吴大猷邀请他和汤老等中研院院士赴台开纪 

念会事，虽终未成行 ，但足见他对我的信赖。最后 

一 次大约是 1992年在京西宾馆的告别宴上，他举 

杯向全桌敬酒，突然短暂的失去知觉，虽然没有摔 

倒，我却觉情况不妙 ，但也只好劝他回所后静养。 

那几年他不断闹甲状腺亢进、直肠息肉等等，但他 

仍然每天到上海分院的图书馆看新来的杂志，掌握 

植物生理学的发展趋势，用以指导后学，其用心亦 

良苦矣。 

他逝世后 l0年中，只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他的 

长女蔚薏偕夫婿叶名汉(叶企荪先生无子，此其令 

侄和猫子)来看我 ，还有三女“老美”，时将有远行 ， 

行前到我所专访我。前几年沈允钢院士邀我去植 

物生理所讲学 ，与天铎夫妇又得聚晤，但我已行动 

不便，未能回访他们在岳阳路的宿舍即殷先生和师 

母的故居。 

殷先生毕生的成就无庸我多说，说怕也说不 

好，正如殷先生亲 自为李继侗老师作傅 ，殷先生 

的小传也是人室弟子沈允钢院士亲自写的。师生 

三代院士固然也是生物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 

“更佳”却还在沈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人选年轻化 

之初的生物学部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一如殷先生 

本人，而殷先生培养提拔之功自然也应充分认识的 

近年来，我在总结自己毕生的科研活动中深思 

过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进化和生态系统发展之间的 

关系时，深感生物必然从充满各种元素，在无机物 

和简单有机物的大洋 中，从无机物产生有机物之 

初，其中作为生命物质基础的蛋白质和核酸固然重 

要，但作为生命活力和动力来源的在新陈代谢中起 

重要作用而以无机元素为核心的各种螯合物色素 

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机制是有必要弄清楚 

的。这些如绿色植物的叶绿素是以镁为核心的有 

机螯合物，作为无脊椎动物的血液中色素是以铜为 

核心的螯合物，而热血高等动物的血红素却是以铁 

为核心的，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他们的结构和功能 

上的异同(如对物质转化、聚积、能源的储存和释 

放等等)，如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其作用应是很 

大的吧!我以此意想曾在我所植物化学国家开放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上两次提出，颇得与会有关化学 

家和药物学家的赞许。但我所没有基础和条件进 

行这方面的研究，仍以次生代谢物质为主攻方向= 

深愿基础和力量雄厚的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各 

位学者，能否考虑作为长期的基础研究，与青岛海 

洋研究所和天津南开大学(殷先生的母校)，已故 

杨石先院士创建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等通力合 

作，共同展开此项长期研究。海洋所有丰富的含有 

各种不同色素和代谢物的藻类，这是曾呈奎院士在 
一

次世界藻类学会上提出的 “藻类的进化和分类 

是以色素的进化为基础”(大意 )的这一学术思想 

的深化。另一方面沈允钢院士也应考虑现在的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如何集中全所力量，包括光合、 

营养、水分生理等多方面，开展华东长江三角洲平 

原 、丘陵上以近代农业为核心的多层多种经营的人 

工生态系统的建造研究及其理论和实践。在殷宏 

章院士逝世 l0周年的纪念 日，谨以此意向生理生 

态所作为 “野人献芹”，也以此作为一瓣心香 ，告慰 

于先师和故人殷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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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师殷宏章先生二三事 

沈善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上海 20oO32) 

每天当我步人 4号楼 (按指植 生所实验大 

楼：——编者)时，迎面就看到老师的塑像。有时 

在等电梯时我就走到塑像前默默地沉思那已远去 

的沧桑岁月 老师是～位衣着不修边幅，读书不拘 
一

格，工作不求闻达的纯粹科学家。抗 日战争时期 

实际殷 先生长 

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而家住离昆明有五六里的 
+ 盐El士l

z：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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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总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来学 

校上课 ，上课毕再去附近街上买一袋面粉放在自行 

车后回家。他给我们上植物生理课
， 生动而有趣 

味。每次他准备好 的一些新鲜讲题他都写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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